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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在精微　得于象外
———论中国超级写实主义油画中的造型与观念

刘高峰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３０）

［摘　要］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超级写实主义油画在改革开放后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迅速兴起并受到
民众的普遍欢迎，一方面缘于我国民众对艺术创作多样化的渴求；另一方面在于这种艺术创作方式

一经引进中国便立刻融入了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内涵，体现了其不同于西方超级写实主义原有的

艺术特质。其中的主要体现就在于，中国超级写实主义油画不仅注重对画面形象的精微刻画所给

予观众极其真实的视觉冲击，还在于通过对艺术象外之意的观念表达，给予观众以心灵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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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写实主义又称照相写实主义，源自并兴盛
于美国，其后波及世界各地。超级写实主义绘画是

在现代摄影技术发明之后，欧美画家查理·克洛斯、

理查德·埃斯蒂斯等人借助于照相机、幻灯机等现

代科技工具，发展起来的一种在艺术风格上追求画

面造型极其逼真的绘画形式。中国的超级写实主义

油画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这一艺术

风格留给我们最初的深刻印象莫过于１９８０年代初
罗中立创作的《父亲》（见图１）中那种极其细致入
微的形象描绘和画中主人翁感人至深的神情述说留

给观众的心灵冲击。正是这种视觉上的“极其真

实”和情感上的“深切感动”所给予观众的审美体

验，使得超级写实主义画风在中国迅速受到民众的

普遍欢迎，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如广廷渤、冷军、石

冲、徐芒耀、艾轩等从事超级写实主义艺术创作的杰

出画家。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超级写实主义绘画体现了

一种艺术家对世界的认识和表达的方式，它在我国

的迅速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一方

面缘于改革开放后我国民众对艺术创作多样化的渴

求；另一方面是这种艺术创作方式一经引进中国便

立刻融入了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内涵，体现了其不

同于西方超级写实主义原有的艺术特质。这主要体

现在：中国超级写实主义油画不仅注重对画面形象

的精微刻画所给予观众极其真实的视觉冲击，还在

于其对艺术象外之意的观念表达，从而给予观众心

灵震撼。

　　一、精细入微的形象刻画

超级写实主义绘画的主要艺术特征在于艺术家

利用现代摄影及投影技术等科技手段对画面形象进

行极其细致的描绘。如美国画家克洛斯、埃斯蒂斯

等人笔下尺度巨大的人物肖像、城市街景中的各类

物象，不论是人物面部的细微褶皱或细小的毛孔，还

是简单的一个瓶子、一辆汽车或一件化妆品等，经过

艺术家无微不至地深入刻画，都呈现出一种极其真

实的人物形象或是光怪陆离的现代化城市景观。正

是这种对画面形象“真实性”的极致追求，使得画面

中呈现给观众的艺术形象既极度真实，又非常陌生。

这种画面的极度真实往往一方面令很多观众不禁感

叹“画得比真的还像”，另一方面又带给观众一种将

信将疑般的好奇。所以，“当观众直面一个尺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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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于常态而描绘的真实形象时，随之而来的是视觉

上全然的陌生感和巨大的震撼感。艺术家以全新的

形式改变了人们惯常的视觉接受模式，建构了一个

‘不同以往的具象世界’”［１］。就如同我们用高倍显

微镜观察一个我们平时都非常熟悉的物体所看到的

另一个陌生的微观世界一样令我们感到万分惊奇。

因此，尽管超级写实主义绘画利用了照片等现代科

技手段进行极其细致的描绘，但是这种艺术创作手

法并不是对照片的简单放大，其中追求细致入微的

艺术价值更多地体现于画者对一个陌生世界的探索

和发现，并一丝不苟地将这种探索和发现的结果用

绘画的形式表达了出来。

图１　《父亲》（罗中立，１９８０）

中国超级写实主义之所以能够带给观众深刻的

视觉冲击并迅速兴起，首先就在于其吸收并强化了

西方超级写实主义画风中对艺术形象细致入微地深

入刻画的造型手法，使得中国的超级写实主义油画

作品非常写实并非常具象，很快得到观者的欣赏。

作为早期中国超级写实主义油画的代表作品，罗中

立的油画《父亲》就是在表现方法上融入了细致入

微、极其逼真的油画语言，描绘了一位典型的中国巴

蜀老农的巨幅肖像，给民众创造了一种十分亲切的

语言形式，使观众受到了强烈的心灵震撼。可以说，

如果《父亲》不以这种超级写实主义艺术手法进行

真实的描绘，它就不可能令观众产生如此大的视觉

冲击和深远影响。所以，当这种极其写实的作品首

次出现在中国的美术展厅时，民众和艺术家受到的

强烈感官冲击正是源于它的形式的新颖及画面的逼

真。此外，像广廷渤的《钢水·汗水》、冷军的《五角

星》《肖像之相———小罗》、石冲的《欣慰中的年轻

人》《今日景观》等众所熟知的油画作品留给观众的

强烈视觉印象，无不都是高度细致的超级写实之风。

作为２０世纪初期西学东渐的文化产物之一，油
画之于中国民众的深刻印象也是在于其相对于中国

传统绘画的无比真实性。为了达到画面形象的真实

效果，身为引进西方写实主义油画技法的先驱者之

一，徐悲鸿就曾强调绘画作品要“尽精微，致广

大”［２］，并为之付出了不懈努力。从徐悲鸿当时所

倡导的写实主义油画风格在中国受到的普遍欢迎可

以看出，无论是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是艺术家，都对写

实、具象的油画作品具有普遍的审美认同。所以，当

改革开放之后这种超级写实主义画风被中国的艺术

家吸收并强化之后，它就立刻获取了我国民众的审

美认同，以其无比的亲切感在艺术界掀起了巨大的

波澜，涌现出一批年轻的画家，他们以中国式的超级

写实主义艺术手法，强化并丰富了具象油画的艺术

语言。

　　二、意味隽永的观念表达

虽然超级写实主义绘画起源于２０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欧美国家，但除了这种极其细致逼真的绘画

风格带给观众难以置信的惊叹之外，超级写实主义

画风在西方国家并不被当时的评论家所看好。尽管

西方超级写实主义绘画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表现主

义、抽象主义等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中过于强调艺术

家的个人情感而忽视画面造型的一种修正，但其自

身又陷入了另一种矫枉过正之境地。所以，在诸如

克洛斯的《肯特》《苏珊》等人物肖像作品中，尽管画

面刻画得非常精致入微，但由于其缺乏深刻的思想

内涵，自然会招来艺术批评家对其画面中造型机械、

人物表情麻木、呆滞等缺陷的指责。因此，如果超级

写实主义不从绘画的思想主题等内在方面下工夫，

而仅仅停留在对照片机械摹写之层面，写实性绘画

难免有一天会被日益发达的摄影等现代科技逼到死

亡的墙角。

自１８３９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术之后，绘
画与摄影之间便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对话。可以说，

摄影术既冲击了西方古典主义写实油画的发展，也

催生了现代超级写实主义油画的形成。如今，人们

可以利用数码摄影、电脑合成以及镭射投影等各种

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绘画辅助创作，可以达到前人无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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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企及甚至无法想象的细致入微的真实效果。随着

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相信超级写实性绘画的绘

制技术也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无论科学

技术如何进步，超级写实主义绘画的艺术价值不能

仅仅停留在对艺术形象的精益求精的表面刻画上。

艺术家通过写实的图式再现所表达出的各种思想内

涵将慢慢成为主导观众欣赏超级写实主义绘画的重

要审美因素。回顾中国超级写实主义绘画的发展历

程，其中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超级写实主义这一绘画

形式被引入中国之后，不仅强化和丰富了写实性绘

画的造型语言，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艺术家将其融入

到了中国传统艺术注重表意的文化背景之中，利用

超级写实的手法赋予了作品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

亦即在作品中赋予了某种观念的东西。也正因为如

此，当西方国家的写实性绘画在“绘画死亡论”的唱

衰下日渐式微之时，超级写实主义绘画反而在中国

扎下了根，并有了枝繁叶茂之势。

事实上，尽管在中国的古代文论或画论中并没

有“观念”一词，不过中国传统文艺的诗、文、绘画都

非常讲求立意。例如，早在春秋时期的中国古代美

学中就有“得意忘象”“立象以尽意”之命题。其中

之“意”与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言“意存

笔先，画尽意在”之“意”在内涵上相同，皆相当于我

们现在所说之“观念”。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文论中

虽无“观念”一词，却有注重观念之实。可以说观念

（即“意”）是中国传统文艺作品之灵魂，否则便是虚

得其貌之劣作，亦如宋代文豪苏轼所言：“论画以形

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回顾和

总结中国超级写实主义油画的发展取向，我们发现

无论是罗中立的《父亲》，还是冷军的《五角星》系

列、《肖像之相》系列，或是石冲的《行走的人》《欣慰

中的年轻人》《物语》等，都不仅仅是对物象的简单

描绘，更多的是通过具象写实的手法表达某种富含

思想内涵的观念。以获得第九届全国美展金奖的冷

军作品《五角星》（见图２）为例，画家所描绘的五角
星原型是利用废旧的炮弹壳焊接而成的一个在现代

中国具有特殊意义的物象，这样其首先就已经是一

个被画家注入了特殊内涵的审美观照对象，然后再

经过艺术家运用超级写实的手法重新再现到画布

上，所以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一幅简单的超级写实

的静物画，而是利用这样一种审美观照的对象所表

达出的一种寓意深刻的主题。

再如，石冲的油画作品大多来自他自己设计的场

景的照片，其照片中的场景是经过艺术家精心构思并

注入了一个先在的观念而摆设的，然后用相机将布置

好的场景拍摄下来，再通过超级写实的绘画手法进行

细致的描绘。作者利用装置、化妆行为、摄影、手工绘

制等一系列操作方式，将类似于表达观念的装置艺术

转化为架上绘画，从而创造了一系列如《某年某月某

日的肖像》《行走的人》等作品，其中充满形而上意

味，蕴藏着许多难以捕捉的具有隐喻性的东西。正如

石冲本人所言：“绘画能够对当代艺术予以补充并

使之产生活力的因素，应是其观念上的当代性，当前

卫艺术已逐渐丧失了其可供衡量的价值标准时，更

是如此。我试图在不丢开架上绘画的知识和技能的

同时，以当代性与这种现实对抗，对抗的方式是观念

形态的设置，即在以具象方式呈现‘第二现实’中，

输入装置、行为艺术的创造过程和观念形态，从而创

造出所谓‘非自然的艺术摹本’。”［３］

图２　《五角星》（冷军，１９９９）

当然，中国的超级写实主义绘画在强调表达观

念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对形的塑造。正如前文所述，

中国的超级写实主义绘画是建立在极度具象写实的

造型基础之上的一种艺术传达。冷军就曾表示，

“我不赞成在艺术上一味张扬自己形而上的思想观

念而忽略了形而下的完整表达”，并认为“艺术不是

仅凭理性知识或清晰思辨所能够把握和完成的，画

面上具体的审美情结及心灵与眼、手同步，才有可能

达到有效的结果”［４］。

　　三、结语

在中国的传统文艺思想中，一向注重“象”与

“意”、“形”与“神”或是“画境”与“意境”等相互之

间的关系。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易传·系辞传》中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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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立象以尽意”之命题，东晋顾恺之提出的

“以形写神”说，五代荆浩提出的“图真”说，宋人苏

东坡提出的“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

到”等皆是强调绘画不能局限于对物象的表面描

绘，更要通过对客观物象的描绘以达到“尽意”、“传

神”、“取其真”或“取其意气”之目的。所以，当超级

写实主义油画传入中国之后，创作者将类似于“尽

意”、“图真”等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艺术中的

观念融入艺术创作之中，可以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

土壤中生成的必然之果。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超级

写实主义绘画给人的观感就不仅仅是对绘画本体之

表层意义上的技艺上的惊叹，而是绘画本身所蕴含

的观念的价值，即绘画作为一种艺术语言传达给了

我们怎样一种信息。当然，超级写实主义绘画中的

观念表达一般都是很含蓄的。艺术家把自己对生

活、对社会、对艺术的思想见解、情感体验等用非常

细腻而又含蓄的写实手法融入到作品之中，留给观

众的是看似很具象、很直接的绘画形象，实则是一个

个很隐秘、很含蓄的遐想艺术空间，让我们有了更多

的品味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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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旨，大与虚无之谈异，实余平生所未经见。”事实

上，虽然《佛说化珠保命真经》重在教人如何顿发善

心、自悔恶业、晨夕顶礼、持诵佛号，以求解婴孩恶痘

之苦，与一般谈空说无的佛经有所不同，但也绝非王

阳明所说“与虚无之谈异”。这部佛经与其他佛经

一样，都是阐述佛教性空理论的经典，如经中有语：

“缘诸众生，无始劫来，薰染真性”，“真性不坏，生生

不减。缘众生心，妄起善恶”。［１］（Ｐ４１６）这是以真常佛

性为依据，认为不妄不变之真实本性是人本具之心

体，而众生心“无始劫来”则是妄念所薰染。可见，

这部佛经大体因循佛教一贯的主张，而非“与虚无

之谈异”。这种态度不同于弘治十五年“渐悟仙释

之非”时对佛教“断灭种姓”的看法。王阳明之所以

有这样的改变，极有可能是谪居龙场之后，逐渐接受

了佛教的教义，改变了对佛教的看法。

通过研读《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以及《王

阳明全集》中的其他资料，可以发现：弘治末年“渐

悟仙释之非”后，王阳明曾一度减少与佛教界的交

往；在谪居龙场的特殊条件的刺激下，王阳明重新开

始了与佛教界的交往。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

弘治十五年的“渐悟仙释之非”的内涵。事实上，这

里的“释之非”与其说是批评佛教性空理论的错误，

毋宁说是指佛教中的某些做法违背儒家伦理，尤其

与儒家孝亲观念不相类，而在个人感情或思想交往

上，王阳明并未完全抛弃佛教，这使得王阳明在此后

构建的心学体系中有着深深的佛教思想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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